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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由张鸿声先生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的出
版，是河南文坛值得记述的一件大事。据我所知，早在

１９９８年，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河南文学
史》的研究课题就被列入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
划项目（批准号为９５Ｂ１２９）。《河南文学史》的总体设计
为古代卷、近现代卷、当代卷，共三卷。王永宽、白本松
两位先生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古代卷》已于２０００年由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①，《河南文学史·当代卷》近期由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阅读《河南文学史·当代卷》，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

是它较为鲜明的学术个性。
当代卷的第一个特点是：从文学实际出发，努力厘

清发展线索，还原河南当代文学６０年来意蕴繁复的历
史形态。全书共１９章，第一章至第六章为“十七年”河
南文学研究；第七章描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河南文
坛；第八章至第十九章研究新时期河南文学。从字数
看，前７章约占全书的１／４，后１２章约占全书的３／４，字
数的差异反映了作者对河南当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评价，
突出了研究重点。“十七年”和新时期两个部分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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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河南文学史·古代卷》前言。



分别勾勒出了两个时段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以下各章
则按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散文与报告文学分门别类进
行研究。根据文学发展的具体状貌，新时期文学部分还
特意增设了影视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文学评论两章。
作家作品研究是贯穿全书的中心，对李!（两章）、

姚雪垠、张一弓、二月河等作家开设了专章。这些透露
出了这部史著结构安排上的匠心。表面上看，河南当代
文学的发展是琐碎、零乱的，但是，在不规则中却隐藏着
秩序，或隐或显地延续着河南文学发展的流脉。作为第
一部《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作者给我们所提供的上述
研究思路和文学史架构，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的。开放性永远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它鼓励风格
的多样性、差异性。文学史研究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思
维空间和多向度的审美畛域。此后，也许会出现各种式
样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但本书第一部的价值则会
永存。
地处中原的河南文学，承载着太多的历史文化信

息，对作家创作艺术经验的总结，是《河南文学史·当代
卷》用力之所在，并构成了全书另一个显著特色。第一
章河南当代文学概述中的“河南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
一节，要言不烦地对河南文学的精神特征，粗线条地梳
理出了一条明晰的发展线索。在此基础上，书中的相关
章节，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研讨，力求做到
研究的学术性、精神性的统一。作者认为，苦难是河南
作家笔下的永恒母题，对待苦难，河南人采取的重要方
式是挺起胸膛与之抗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
事》、阎连科的《耙耧天歌》、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
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展现了几代农民在苦难
来临之际义无反顾的选择。和这类作品主题类似的，还
有李!的《黄河东流去》、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和
张宇的《乡村情感》等。通过对作品细致的解读，《河南
文学史·当代卷》作出了带有规律性的概括：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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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河南“天灾人祸不断，使原本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成为一个灾难重重难以生存的地区。在这个地区生存
的中原人，在这困难的环境中，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具
有更为强烈的抗击苦难的能力。当苦难成为中原人生
活中时刻出现的阴影的时候，中原人面临苦难也表现出
了或者刚烈或者韧性的战斗精神；当对苦难的抗争成为
中原人生存必须不断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在中原也就形
成了坚韧厚重的文化理念来对抗苦难。在中原作家笔
下，也就展示了中原人的面对苦难的顽强”，“可以说，中
原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原独特的人文文化精

神”。这段平实的叙述包容着作者对中原人强悍主体性
的彰显。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揭示：展现中原人面对苦难
的顽强与对中原文明负面影响的批判，实际上构成了河
南作家创作的两翼。
河南当代作品对中原文明的理性批判精神，再现了

当代河南作家的思想能力，也是他们对我国当代文学最
独特的贡献。《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作者认为，乔典
运、刘震云作品对奴性意识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思想深度。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河南当代作家对中
原文明的批判，首先指向的是在长期政治文化奴役下形
成的奴性。长期的封建专制奴役，使得农民逐渐自觉放
弃了自己的主体性，而把自己置于‘官’的奴隶这个位置
上。由于中原古代政治文化的发达，这样一种奴性人
格，在中原乡村最为常见，河南作家就有意识地对这样
一种奴性人格，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批判
和探讨。乔典运被视为当代文学中进行国民性批判写
作的重要作家，他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深刻地批判和剖析
了奴性造成的人格扭曲以及奴性形成的根源。刘震云
对中原文明的负面因素显然也是深有体悟，在他的《故
乡相处流传》里，民众今天依附曹操，明天又歌颂袁绍，
缺少固定的道德操守，只有生存本能和利益追求。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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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过于强调生存利益时，奴性就成为他们捍卫自我利益
的重要手段；而当奴性意识内化为一种心理本能时，也
就异化成对等级秩序的自觉依附和维护。河南作家敏
锐地发现了深蕴在大平原民众身上的这种奴性人格，将
之解析出来，予以了犀利的批判”。这种“犀利的批判”，
涌动于中原各类体裁的作品之中，展现了文学对于中原
农民命运深切的当下关怀。姚雪垠、二月河的历史小
说，田中禾、李洱反映现实的小说，周同宾、卞卡的散文，
都具有深度地揭示中原文化结构的顽固性之特征。
在对具体文学现象剖析中，《河南文学史·当代卷》

也不乏精彩的论断。在论述河南当代文学致命弱点时，
借用作家张宇的话陈述自己的观点：“作家张宇曾经不
无痛心地说过河南人的两大病灶：一曰唯上，二曰跟风。
正是这样的一种负面的精神，才使得具有自省意识的中
原作家写出了一系列的对中原文化精神批判的文章。”
“唯上”、“跟风”，正是在一段时间内河南人甚至包括河
南作家的某些症结所在。张宇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在
评论作家白桦的《苦恋》时，指出：作品“对社会体制的弊
病提出了追问。”一句精辟的概括，阐明了《苦恋》的文学
史意义。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不无自信地告诉人们，对于
河南作家来说，他们“写作手法也许不是最先进的。事
实上，河南作家在这方面似乎一直都不能引领潮流，但
是，依靠着深厚的中原乡土文化，河南作家以他们土气
的笔调，书写着一种沉重的文化精神”。这些看似平实
无奇的书写，却是入木三分的明快之论。
再次，对研究对象的理性审视，同样是这部著作的

一个亮点。在乡土文学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过分偏
爱，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恋情，常常会使人在研究对象面
前失却了分寸，从而把对故土的怀念和研究本身混搅在
一起，难舍难分，最终研究被沦落为缺乏可信度的个人
崇拜记忆。《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并非完全挣脱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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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情结的藩篱，但总体上看，它相当明确地坚持了史家
的客观公正立场。文学史对“十七年小说”不足之处的
评论开门见山：“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株守于河南的地
方一隅，固执于中原文化的封闭自足，缺乏一定的开放
性，显得底气不足。加以过于紧跟并配合当时的社会政
治形势，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一时的政策之概念化的图
解，致使其文化视野相对褊狭，因时代发展而显得面目
陈旧，从而大大地影响了文学境界的提升与整体气度的
恢弘。”对受人尊敬的河南当代文学大家姚雪垠、李!，
在肯定姚、李贡献的同时，也以锐利的史家眼光，直言不
讳地指出了他们各自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如说：“有论者
认为，《李自成》存在反历史主义的现象，不是写李闯王
时代的农民革命，如当时闯王和部将都是这样，革命早
成功了。的确，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尤其是对李自成义
军生活的描写不够真切、细致、深刻、感人……有些地方
因为过于概念化，显得拘谨、呆板、浮泛、生硬，不大可
信，比如第二卷写刘宗敏审判吕维祺这一段，一个不通
文墨的大老粗在理学名儒面前雄辩滔滔，长篇大论地批
判孔孟，似乎不大合乎生活的情理，也有悖于这位总哨
刘爷剽悍粗猛的性格，做作别扭”；又如，评价李!的“十
七年小说”也能直击作品的软肋：“李!的小说在题材上
相对较为单一，一直保持着对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
化、黄泛区等几个主题的持续关注，尽管在今天看来，其
中的某些作品因为包含着隐性的民间文化结构以及审

美趣味与古典传统相衔接，而不乏艺术上的独特魅力，
但由于特定的政治氛围与主流话语的影响，这些小说也
明显地患上了时代的幼稚病。它们大多都主题雷同、情
节结构类似、语言风格接近，从而使得本来应该千姿百
态、富于个性特色的小说创作，反而出现了千人一面的
共同模式。有一部分作品更是等而下之，甚至沦为政治
的喉舌与一时政策的传声筒。”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带来
的可能是惯性的约束力，并从而使作家心生拘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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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连才气横溢的李!也无法幸免。
我赞赏《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作者对河南作家创

作中存在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因为，对于河南文学的发
展来说，或许最缺乏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回顾河南现
代、当代文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２０世纪上半叶，作家
各自为战，缺乏交流切磋，小有所获，即生一种小农式的
自足，既缺乏对自身前进的必要反省，更不具备整体反
思的条件，创作上作为一个群体在国内一直处于弱势；
下半叶自上而下建立了各种组织、各式协会，但也并不
表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大，在一个时期内，许多作家的
创作不得不俯首听命，严格服从舆论一律，虽有个别勇
敢者在艺术上独辟蹊径，往往预后不良，轻则受斥，重则
受到殃及生计的严厉惩戒，终至创作灵气消逝，心态上
的得过且过制造出的是大量缺乏棱角的平庸之作；近些
年来，创作虽大有起色，但仍显底气不足，在自我反思十
分缺乏的氛围里，报刊上接连袭来的赞扬声，有可能被
误读为创作已达理想之地。中原文学要进步，当务之急
是真枪实刀地戳戳自己的痛处。一些作者对中原文化
的反思虽曾使我们惊喜，但反思的声音十分微弱，反思
的层面往往也仅限于政治层面，缺乏对中原文化自身的
深入探问。①

早在本世纪初年，文学理论家孙荪就曾经从审美趣
味的视角，批评过创作中出现的这一直接影响作品思想
深度的现象：“以歌颂美善为鹄的审美趣味，是文学豫军
长期养成的一大长处，但在不自觉中也发生了一个问
题：对生活中的丑恶有时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回避。李!
就坦言他不会写丑，这话从骨子里不无自得之意。实际
上对此不应当简单地称道，一味美善，回避丑恶，直面真
实的勇气就打了折扣，有可能减弱对生活特别是人性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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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深度。写美不易，写丑也不易，从艺术的意义上，把
丑写美更不易。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采取了一个孩
子的眼光，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神灵’的目光，对城市
的病灶或者说人性的丑恶进行了透视。尽管作者对这
种追逐金钱的恶行与中国长期贫困的关系还梳理得不

够清楚，对人性美善的呼唤还显得苍白，但对恶欲的暴
露和批判总是对人性的净化。”①这段温和的批评显然
意犹未尽，事实上，这一现象的出现事出有因。它虽然
和审美趣味有关，但是，更主要地，还应该从特定的语境
来寻找真正的答案。《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在这方面
迈出的步子虽然不算太大，但它却是一种理直气壮的正
视，意义深远的起步。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值得推崇和讨论的问题还
有一些，比如，与具有力度的思想开掘相比较，对艺术形
式创造经验的总结略显逊色，但有些问题的分析，也恰
到好处，自有玄妙，如对《朝阳沟》至今仍具有艺术魅力
的分析就相当精辟：“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只能使得这
个戏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当时的大跃进
思潮已经被证明错误的今天符合大跃进时期宣传需要

的作品仍然有生命力，说明其有着其本身深厚的艺术内
涵，事实上，这个戏在故事的表层对主流意识形态表示
服膺的同时，在戏剧的内在冲突上，作家是有意识地规
避了当时社会中过于‘左倾’的、不符合日常生活的东
西，努力按照日常生活形态营构戏剧内在冲突，就使得
《朝阳沟》在表层叙事的社会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情况
下，内部叙事隐含了一重‘民间隐形结构’，从而使得戏
剧得以避开了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戏常有的大而无当

的毛病，具有了动人的艺术魅力”，入情入理的细腻解
读，无形中增强了这部历史著作的可信度和艺术感染
力；又比如，第十九章《新时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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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写得实实在在，对河南文学理论建设“在新时期取
得了长足进步”的概括就相当准确。我的印象是，在创
作评论方面，比如：刘思谦的激情四射，孙荪的从容得
体，鲁枢元的敏锐大气，何向阳的灵透脱俗，个性凸显，
其影响已远播国内外，就是真真切切的“长足进步”，但
由此，我眼前竟也隐约地浮现出了众多前辈的面影：五
四之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嵇文甫、赵纪彬，历史学家
范文澜、尹达、孙作云、孙海波，文学史家李嘉言、万曼、
张长弓、栾星，小说家兼文学史研究家冯沅君、姚雪垠，
文字学家朱芳圃、于安澜，创办《猛进》周刊而知名的北
京大学哲学教授徐旭生，和为研究河南近代历史潜心整
理《中州先哲传》、《中州诗征》等１２７卷的中州文献征
集处总编辑李敏修，等等，其在学术研究中的沉稳和
扎实，眼光的新颖和犀利，堪称河南后学之楷模。他
们学养湛清、文史兼通。学术研究贵在打通，无道则
隔，有道则通，通则有通瞻熔裁之功力。我辈所欠，正
在“打通”二字。理论研究有时不欠缺贫乏的精明，但
它成于坚韧，毁于浮躁。本章的设立与其说是对研究
成绩的总结，不如看做是对现代中原学人的告诫与提
醒。
事实上，当代文学史研究最大的一个难题，是它无

法与当代生活拉开距离。当代文学６０年中，经过历史
的检验，前３０年的文学形态已经看得明白了许多，从而
为进行历史描述提供了可能性。而后３０年则尚未经历
时间的汰选，近距离驰入河南文学的文山艺海，史的建
构的热情，再加上感情因素的纠缠，极易使研究者眯眼、
走神，难以清晰地判断文学思潮发展的隆替变异。史即
史，而非文学评论。对此，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研究者，
同样应该格外的小心谨慎，还有，这是一部以集体之力
完成的史著。显然，多人合作能够提供不同个体的卓见
睿识，但也可能带来体例上的不尽统一等问题，同样也
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使其日臻完善。这些，我极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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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共勉。
在本书《结语》中，主编张鸿声满怀喜悦地对河南文

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新旧世
纪之交，“面对社会人生的种种境况，透过时代的喧哗扰
攘，庞杂芜劣，异常敏感的文学触角表现出对生命的丰
富感性的热烈拥抱和对生命的丰富底蕴的执著开掘，从
而建构起文学世界多元共存、血肉丰盈的空间。其中当
然有粗制滥造之作，但就其主流部分而言，２０世纪末至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确实涌现出一大批颇具艺术分量和

思想深度的作品。这些作品在题材、结构、叙事等方面
都显示出娴熟自如的风格。大气已成的文学豫军是一
支世人瞩目的小说创作队伍，为文坛贡献了一系列大气
磅礴的优秀作品。”我总体上认同他的精彩评论和价值
判断。当然，在我看来，张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大气磅
礴”、“大气已成”，更多地还是反映了他本人以及许多中
原学人对文学发展急切的企盼，但河南文学的路还很
长。路在前，接力棒在前。生命不息，跋涉不止。遥想
古代这块道家、墨家、名家、法家、杂家和纵横家诞生地
的中原文学，当年是何等的光华、葱绿、轻盈、明亮、飞
动、安详，才是最高境界的“大气磅礴”、“大气已成”，比
起这些先哲前贤，虚心一点说，我们目前的河南文学，除
了几株略为粗壮的大树外，更多的还只是一片郁郁葱
葱、生机勃发的灌木丛。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气馁。
一位对中原文学深有研究的学者就说：“我们喜爱这块
养育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土地。我们定将无愧于这
块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凝望河南，我们仍然充满
感激和自信。”①在无数思想家、文学大师长眠的这片沃
土上，事实上存在着多种新的可能性。时间将会告诉我
们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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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枢元：《凝望河南———一种视觉化写作的尝试》，《精神中原》第１０６页，河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



刘增杰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６日于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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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河南文学史》是１９９８年被批准立项的河南省哲
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批准号为９５Ｂ１２９，王永
宽为课题负责人。课题申报计划对于本项目的设计
是将全书分为“古代卷”、“近现代卷”和“当代卷”三
卷，其中“古代卷”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王永宽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白本松任主编，已
于２０００年完成，并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由中州古籍出版
社出版。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近现代卷”和“当代卷”
的编撰工作一时未能进行。

２００４年６月，经过协商，《河南文学史·当代卷》
的编撰工作由当时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张鸿声

教授负责实施。鸿声教授随即精心组织有关学者，逐
步展开工作，经过五年的辛苦努力，如今初稿告竣。
这部书稿，洋洋洒洒５０余万字，体例严整，章节明晰，
内容详备，质量厚重。编撰者为河南省的文学，也为
河南省的学术，贡献出一项有分量的新成果。这是令
人高兴的，也是值得祝贺的。

《河南文学史》的编撰是一项大工程，一开始就需
要有本省科研单位及有关高校同仁通力合作。“古代
卷”就是由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河南大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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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全省部分高等院校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

许多老师参与撰写、共同完成的。如今，“当代卷”则
由郑州大学文学院从事当代文学及文艺理论教学的

十几位老师分工合作，共襄盛举。鸿声教授作了大量
的前期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并亲自撰写了有关重要
章节，尤其是在他调离郑州大学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
之后，仍然没有放松这项工作，善始善终地带领原班
撰写人员坚持完成既定任务。鸿声教授和课题组的
全体同志表现出的执著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
是令人感佩的，也是值得学习的。
当初在组织策划编著《河南文学史》的时候，我曾

经提出一个观点：从古至今的河南文学发展史，时间
跨度漫长，内容特别丰富，编撰这样的专史应在总体
思路与框架结构方面建立起三维坐标系。坐标的横
轴是时间，即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文学的传承、影响
与时代特色；坐标的纵轴是空间，即历史演进的地域
范围，作家的地域属性与作品的地域特征；竖轴则是
文学本身，即文学的体裁、题材、人物、事件、思想、情
感、语言、艺术、风格等。这样的三维坐标体系，可以
立体地展示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清晰地观照文学包
容的复杂层次。
尽管我的这一提议没有被认定是以某经典或权

威著作为依据，也没有被学界同行明确认同，但是，我
认为，当代问世的不少专史著作，事实上都是体现着
“三维坐标系”的构想，即是在表示时空的平面坐标之
外，又以所述专史的领域建立起竖向坐标，构成一个
立体的史学话语系统。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正是这样的“三维坐标
系”的完整结构，立体地全景式地展示当代河南文学
的发展历史。
其时间坐标是从建国开始直到当今。由于本书

的写作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书中论述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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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及文学现象的下限大体是到２００８年为止。这将
近六十年间的河南文学，其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
段，即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十七年为第一
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今
三十年的新的历史时期为第三阶段。
其空间坐标是在河南省的地理范围之内，对于不

同地域的作家的成就与特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从
整体来看，新时期崛起的文学豫军在全国文学界显示
出独特的阵容和特点，而在河南省内出自不同地区的
作家，其作品的内容与风格也明显地带有其地域风
貌。书中特别列出专节对“南阳作家群”进行论述，分
析其形成的历史与地域背景和独到的创作成就。
其文学坐标则是对于每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概况

和具体作家作品进行分别论述：从体裁来看，分小说、
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文学评论
与文学理论研究等；从题材来看，分乡土小说、历史小
说、城市文学、儿童文学等；从作者情况来看，又对于
专业作家、女性作家、河南省外的豫籍作家、军旅作家
等分别予以评说；从涉及的问题来看，对于小说创作
的现实主义问题、乡土文学问题、小说的结构手法与
语言艺术问题、文学新思潮问题等理论层面都有所论
述。
这样，《河南文学史·当代卷》的内容丰富而不杂

乱，详细而不繁琐，全书的结构纲举目张，条分缕析，
整体呈现出一个严密而科学的理论体系。
然而，《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所建立的三维坐标

系并不是孤立的。我们运用想象把它放在中国历史
的大坐标中，它的上下四方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华
文学史乃至中国历史的内容互相衔接或叠合。从时
间意义上来说，河南当代文学史并不是从１９４９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平地而起，而是同中国现代文
学史紧密相连，著名作家姚雪垠、苏金伞、李季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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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的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就已经有所建树，而在
建国后又不断推出新的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河
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发展历程，是中国当代文学成就
与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当代一些重要作
家，如李!、魏巍、张一弓、姚雪垠、二月河、阎连科等，
也是全国文坛上的一流作家。他们的文学道路及其
主要作品的社会内容与思想倾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
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河南当代文学的发
展过程中，“十七年”充满生机的早期繁荣景象，“文化
大革命”十年的“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萧条与畸形状
态，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河南文学的蓬勃发展及新成
就、新思潮、新探索等，也和全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完全吻合。新时期的河南文学创作队伍被称为新崛
起的“文学豫军”，作品在全国范围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不仅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而且在世界范围都相
当引人注目。１９９９年１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
记张锲专门以“文学豫军”的崛起为题作了一次讲演。
他提出：“我不止在一个地方呼吁，应当让全国的文学
队伍，让全国的评论家们充分认识到‘文学豫军’的成
长过程，‘文学豫军’的崛起。‘豫军’确实在中国文坛
起着中坚的作用。”他的观点代表着一种舆论，这是对
河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与贡献的充分肯定。
作家创造文学史，而文学史家总结文学史；作家

在创作过程中对历史、社会与人生进行反思，而文学
史家在创作过程完成之后进行反思。《河南文学史·
当代卷》就是一部对河南当代文学进行总结与反思的
著作。总结与反思需要理性，而理性需要有更高远的
视点和更广阔的视野。本书的作者在论述河南当代
文学发展的时候，就不是仅仅立足于河南本土，而是
站在全国、全人类的立场，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角度，
全面地认识河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价值和意义。
本来，河南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其作品的题材范

—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